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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牛年，与友人寻游滁州失落的
古刹——幽栖寺遗址。

滁州之山以百数，丰山、琅琊最大。
遗址位于南京太仆寺、丰乐亭西南数里
的丰山黄草洼。鸟瞰丰山，连绵群峰山
洼深处，星散隐藏着大小村落。黄草洼
四近有马家洼、响水洼、棺材洼、小洼子
诸村，皆以洼名。不走进洼中，实难发
现。欧阳修《丰乐亭记》云：“今滁介于江
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
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
送死。”可知宋时滁州荒僻，与外界少有
往来，民风古朴。难怪明代幽栖寺选择
黄草洼“幽栖”。

沿滁城通往施集的官道边，进入黄
草洼山涧峡谷。黄草洼现已划入琅琊山
风景区，民居及牛奶厂厂房已搬迁，谷底
留下一条二三里旧车道蜿蜒深入山里。
我们辰时入山，不见路人。路右山溪默
默流淌，仅剩的一户农家养的狗，在油菜
花田里朝我们吼叫，吼声在山谷间飘荡
回响，与清晨的鸟鸣和应，益显出山林的
寂静与落寞。

植物多以季节为生长、休眠节律，仲春的丰山是生命苏醒后的
狂欢天堂，万物勃发，生机盎然。枯索一冬的山岭换上艳丽春装，
乔木、灌木、花草尽情尽性地生长。群峰郁郁，山洼葱葱，绿植铺天
盖地；遮蔽溪流，漫过膝盖，长上车道，山林似乎欲用浓郁的绿意将
我们淹没。

沿旧车道逶迤上行，恍惚身处皖南石台县黄岩山峡谷，山形地
貌酷似。边行边寻遗址，一路惊喜不断。路遇合抱古木，枯死多年
不倒，如一形容枯槁的行脚僧，化作枯木立于路旁布道。见一眼石
窟清泉，水尚可取饮，供村民、路人享用。再有一墓碑，上书繁体字
一行：“光绪二十三年小阳月，皇清例赠登仕郎显考范士元太公之
墓，后裔孝孙范旻余”。

优哉游哉，直待爬到车道、溪流尽头，路近山脊，剩一条林间羊
肠小道，也不见遗址踪迹。朋友大惑，说他上月树未发芽时还来过，
遗址位于山阴。是记错路走叉道了？然道侧窟泉、墓碑皆在，遗址
怎么消失了呢？一头雾水，只好坐溪边石上休息会儿，原路返回再
细寻。我发现右侧山坡有垒石痕迹，拨开枝叶，钻进树丛，攀援而
上，终在林木间找见遗址。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幽僻。

幽栖寺地面建筑无存，唯余上下两道条石砌筑的石壁屹立眼
前，形成三级敞阔台地。最下层台地石壁根凿有泉井一眼。壁石
苔痕斑驳，井水倒映着蓝天。友担心人落井，搬石板将井口盖上。
台地上石础、石板、经幢残基散落。树木高达数丈，手腕粗的藤蔓
攀附干枝长上蓝天。台地渐与四周山岭融为一体，脚下满是野猪
拱食根茎的痕迹，乡人刨撅葛腾根的土穴，城民挖树根做盆景留下
的根洞。虽多野物出没，尚有人迹活动。

回想当年幽栖寺，据康熙十二年（1673 年）《滁州志》卷十八
《寺观》载：“幽栖寺，在州西南七里，旧名黄草洼。明万历初，幻空
道人结茆居之。岁辛卯（1591年），有兰风定禅师嗣孙觉明自维扬
来，卓锡此山。募诸施者，辟山拓地，创立殿宇，塑诸佛、菩萨像及
五百罗汉像。饭诸往来头陀。台殿巍峨，树木蓊翳，为一时庵院之
冠。有全椒杨于庭碑记。”

万历年间，南京吏科给事中祝世禄《吕太仆招游幽栖庵》诗曰：
“不负冥搜约，溪回麋鹿踪。烟云生大壑，钟磬出深松。乱石都成
佛，穷僧半作农。虚空开眼界，百里见孤峰。”南京太仆寺卿詹沂

《幽栖寺》诗曰：“四山深处隐招提，蔓草寒烟路转迷。行到上方天
欲暝，一声清磬碧云底。”诗人目睹幽境：云碧山深，寺隐溪回，磬清
烟寒；麋鹿出没，乱石成佛。

幽栖寺之有，赖历代官府与贤达襄助。明万历十七年（1589
年），南京太仆寺让地方官员对“官山”勘界，“东至分水岭，西至涧
底，南至大山岭，立石为界；北至石嘴为界。”黄草洼归为庙管，清查
佃户人口，按例向庵纳“夏麦三升”。万历年间，南京太仆寺臣张鼎
思、太仆寺卿唐尧钦、少卿王汝训助寺扩建。崇祯年间，南京太仆
寺卿李觉斯、徽州籍国学生汪世经共同出资修寺。清康熙年间，滁
州知州王赐魁捐俸银三十两重修殿宇。

幽栖寺留下觉明和尚的传说：觉明扩建佛堂三楹，左右室各三
楹。寺内无水，担水需至洼中珍珠泉、喜客泉，较为不便。觉明祈
祷于观音大士，“拄杖而咒之”，得泉于幽栖庵西侧，众人叹服。滁
城、腰铺、广武卫、来安、六合、仪真诸地信徒益增，布施益多。

幽栖寺选址精当，处山之高，视界开阔。当年，僧人们立于殿
前台地上，看日出日落、四时之景，看寺前北面山顶宝塔，看信众缘
溪而来，看西涧野渡，看小沙河流进滁城，渔舟唱晚。而今，我们立
于台地上，所见大丰山景与古无异，只是寺北面山顶的宝塔不见
了，身后没有幽栖寺了。看见淹没了滁州西涧、小沙河的城西水库
的一片水面，碧波荡漾，碧水连山，眼前多出几分水韵。

惜哉，古之名刹，淹没林土矣。幽栖寺究竟毁于何时，毁于谁
手，不见载籍，无案可稽。坐台地上，与友论起幽栖寺的前景。我
说：不要人为扰动眼前遗址余物，模仿古罗马建筑损毁遗迹，保留

“残破美”，供人探幽寻胜。友曰：应按旧图重建，以做佛事，以供人
游，更合国人审美趣味。

古来滁州，大丰山、琅琊山，醉翁亭、丰乐亭，琅琊寺、幽栖寺两两
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今唯幽栖寺之不存，不无遗憾。幽栖寺带着滁
州佛教文化、历史记忆融进历史，渐渐模糊了昔日身影。试想：他日
倘幽栖寺能得以重建，殿宇再现，香烟缥缈，钟声袅袅，梵呗阵阵；琅
琊胜境增一庵院景致，沉淀浮躁，净化心灵，信众和游客岂不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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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静默，大地从容安静。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反复折叠
的岁月里，文字是生命里的另一个自己，遇见即是一种欢喜。

夜阑人静时分，书房一隅独坐，茶香袅袅。捧读赵以朴先生赠
予的新作《秋收冬藏》，他平实质朴的娓娓讲述，如柴可夫斯基如歌
的行板，流淌出一片广阔的天地，给人以心灵的思考和慰藉。

赵以朴先生是我敬重的师者、长者。多年前读过他的新闻作
品集《与你同行》、散文集《野渡无人》。《秋收冬藏》是其退休后这几
年的作品辑结。相较前两部作品，这部作品虽然少了年轻气盛、泼
辣恣肆，但更多了成熟睿智、通达洒脱，正如其自序所言：“就像一
领老竹席，经过多年的汗水浸润和肌肤摩擦，表面褪去刚买来时的
干涩，增添了在经年累月中的氧化和空气、水分以及自身呼吸相互
作用而形成的包浆，显得温润、内敛、不动声色、可以信赖。”退休后
的赵先生闲庭信步，怡然自得，以其对人生对世界的通透参悟，和
多年的笔耕不辍，把熟悉的题材驾驭得更加老到熟练、得心应手。
几天前，和他们几位“老朋友”相聚，听到他们健康爽朗的笑声，看
到他们退休后开启的丰富多彩的新生活，我的内心忽然间对“人生
六十才开始”“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产生了些许的倾羡和向往。

往事如烟，岁月如歌。赵以朴先生一直是一位真实的行走者，
执着的实践者。六十多年的生涯，从学生到下放知青，做过工人、
教师、记者，再从公务员到文化部门的领导，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人
生体验，使他的文章如河蚌里的珍珠，晶莹剔透，闪耀着生活磨砺
后的光泽。人生阅历多的人写文章耐看，饱满度好。这本散文集，
或凭栏临风，抒发面对大海、回到故居的万千思绪；或寒来暑往，回
顾知青岁月的点点滴滴；或雪泥鸿爪，追慕先贤文人的哲思品行
……与身处的时代对话，与流逝的时间对话，与过去和现在的自己
对话，每一篇文章传达的信息量都很充足。

《乡村记忆》从一首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撬开记忆的闸门，
回想上世纪70年代下放农村的知青生活：“制土坯可是个费力气
的苦活。先把从别处运来的泥巴打碎，拌入用铡刀切碎的麦草，再
挑水倒入搅拌；为了拌得均匀，制坯者需脱鞋赤脚踩泥，或牵来牲
口，人畜协作一起搅拌。然后，把拌好的泥铲起放入砖模中，一块
一块排好，置于通风处晾干，既需要相当的温度，又要避免太阳暴
晒，以防开裂；干燥后，再用铁锹修整边角……”没有对乡村生活的
躬身实践，是写不出这样真实详细的过程的。评论家谢有顺说：

“好的散文，往往能使我们感到，作家的眼睛是睁着的，鼻子是灵敏
的，耳朵是竖起来的，石头也是生动的，所以，我们能在他们的作品
中，看到花的开放、田野的颜色，听到鸟的鸣叫、人心的呢喃，甚至
能够闻到气味，尝到味道。”

《相向而行的列车》，六十岁和十六岁，退休后第一次回上
海，44年前第一次从上海坐火车来安徽插队落户，绿皮车和“子弹
头”高铁，两列相向而行的列车，跨越时空，将往事和现实链接在一
起。生活的百般滋味都印在了岁月的痕迹中。时光的那一头，是
心底最柔软的那个角落，是如今两鬓飘霜后的少年记忆，读来依然
能感觉到青涩之外的酸苦味道。

作者精心选取了每段往事里的人物和细节，记述了日常生活
的多个侧面，生动具体，翔实充分，从感性出发，用理性节制，既百
感交集，又朴素得体。一串串岁月沉淀下来的珍珠，如一串串动人
心弦的音符，在他笔下凝聚成一种炽热诚挚而又沉静淡然的叙事
态度，让读者能触摸到其背后的肌理质感和精神光泽。

人生如画，情怀如歌。赵以朴先生是一位底气厚实、视野广大
的文化人。文化在散文中，是广博知识的艺术调遣，是深厚学养的

审美外化。文史的旁征博引于艺术的挥洒自如之中，形而上的永
恒追问于执著的价值坚守之中，文本视野被大大拓宽，文思史哲彼
此化合，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将创作者的生命感悟托举到
一片澄明的美学之境。

《不解之缘》写文征明与滁州的历史渊源，写自己临习文征明
的行草《醉翁亭记》：“文征明最被称道的是中小楷，而此行草《醉翁
亭记》是大字作品，与中小楷圆熟流畅、潇洒俊逸不同，它提按顿挫
明晰，使转灵活利落，颇痛快淋漓……”《山水大讲堂》写王阳明在
滁州讲学的盛况：“有学生数百人，月夜，环龙潭而坐。龙潭边有一
片高冈，古树参天，王阳明便将此命名为‘梧桐冈’……还在梧桐冈
最高处，建了一座凉亭，命名为‘来远亭’，登上凉亭，美景尽收眼
底；逶迤苍茫的群山林壑秀美，阡陌纵横的农田金黄翠绿，高墙深
池环绕的滁州城固若金汤……”他的笔在历史与人文之间游走，在
地理与建筑之间迂回，在风土与人情之间徘徊，仿佛能穿越千年，
纵横古今。

文化是一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印记，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和
精神归宿。滁州，襟江带淮，人文荟萃。在悠久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赵先生笔下的韦应物、欧阳修、辛
弃疾、文征明、王阳明……他们是滁州文化史上的一盏盏明灯，
点亮了山水亭城的诗和远方。“无色而有图画之灿烂，无声而有
音乐之和谐”，原说的是书法艺术之美，读赵以朴的文化散文，也
有这样的感受——构图和谐，气韵流畅。喜欢这样墨香四溢、悠
扬有韵的文字。

笔墨如诗，文字如歌。赵以朴先生是一位真诚踏实、诗意栖居
的写作者。当一些创作者习惯于谎言，习惯于把真实掩藏、把面具
戴在文字上时，赵以朴始终坚守着真实朴素的写作理念：“思想、内
容、情感的真实，文字的平实、平易、平淡，仍是我不变的追求。”

说真话，说自己的话。他行文的方式，就是他平常说话的方
式。状物写情，叙事写心，日常生活的里里外外，生活中的琐事杂
事，他都能细细品味，有所感悟，并且诉诸笔端，在细微之处显示出
独特的人生见解。他善于从小处着眼，以小见大，言近旨远，笔下
充满悲悯的人文情怀和深层的生态观照。王剑冰曾说，越朴素、越
自然、越纯真的东西，就越有生命力。“散文创作中应有坚韧与永
恒，鲜活与纯美，散文的生命力在于它能让读者从中获得生命的感
悟、思想的启迪、魂灵的慰藉、学养的滋润和审美的愉悦。”

赵以朴的文字朴素亲切，睿智开阔。他朴拙地调动情感和学
识的热量，使文字在他的笔下生动起来，不停息地感染你，感动
你。他的散文结构层层推进，叙述与抒情的交错，又形成错落有致
的诗一般的文学美感。

他善于将景观与人生的思索合二为一，集宁静的哲思与纵怀
的抒情为一体，面对现代文明的浮躁，选择坚守自己的信念，用内
心的纯净、对自然的回归来表露其价值取向。他的鲜明个性，对世
事沧桑的感叹和社会人生的感悟使得他的散文散发着瑰丽、雄浑
而又灵动的气息，是声情并茂的散文诗，也是优美深情的咏叹调。

读《在海边》，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法国电影《沉静如海》那句
经典台词，“我之所以喜欢大海，是因为它的宁静。我说的不是海
浪，而是别的神秘的东西，是隐藏在深处、不一样的大海”。沉静的
大海，蕴含着波涛汹涌的情感，静默处都是灵魂深处的语言、流淌
的音乐，如诗般隽永、含蓄、深沉，悄无声息又荡气回肠。波涛涌动
的平静之下，生命的波澜在深层次的激情里潜行。

哲理在诗意中提炼，诗意在哲理中流淌。在他舒缓的叙述
节奏中，充满质感的画面渐渐铺展开来，这种充满诗意的写作，
是对生命根底的追问，也是对生存意义的找寻，说到底，是一种
燃烧式的歌唱。“哦，涨潮了。哗——哗——清澈的海水卷着浪
花往上涌来，把晒干的沙滩淹没，然后退去；紧接着，下一波浪头
沿着原来的路径再次涌来，并且比前一次更向上了一点，浸润了
更多沙滩……”

很深的夜晚，静静地读这些文字，听凭心间的旋律静静流淌，
流过生命中所有的磕绊与创伤，续断中成珠成宝。这样的散文不
只是歌唱，它也是一种救赎，对自身，对读者。

“著书老去为抒情”。这是汪曾祺写给他的恩师沈从文先生的
诗句，借用此句表达我对赵以朴先生深深的敬意。

如歌的行板
——读赵以朴散文集《秋收冬藏》

○王连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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